
追追忆忆双双亲亲
王作君

31岁那年，挚爱的双亲相
继离我而去了。

2003年正月十二凌晨，我
一辈子也不能忘记这个时间。
睡梦中的我突然接到了哥哥从
老家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哥
哥的声音已经有些哽咽，从时
断时续的声音中，我听出了大
概意思，母亲得了急病不行了，
让我赶快回家。放下电话我和
爱人赶紧打了一辆出租连夜从
烟台奔回了老家莱阳。

回到家里，左邻右舍的亲
友已经开始料理母亲后事，母
亲则静静躺在炕上像是睡熟的
样子显得非常安详。我抚摸着
母亲的头发喃喃地说：“妈，你
怎么了？我过年在家的时候你
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走了呢？
你儿子回来了，你看看我呀
妈！”可惜的是，妈妈再也听不
到我的呼喊了。刚刚开始过上
好日子的母亲，就这样离开了
我们和父亲。就像是晴天霹雳
一样，让我们做儿女的没有半
点思想准备。事后从父亲的口
中得知，母亲前天出现过胸口
发闷的情况。在村卫生室，大夫
给开了点治胃消化不良的药。
吃了就以为没事了，而夜里母
亲突然从睡梦中推醒父亲说

“不好”，让父亲赶紧去叫住在
附近的我两个哥哥。那时家里
也没有安装电话，等到我哥嫂
们赶来并把救护车叫到家里的
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医生诊断
为心脏病引起的急性心肌梗
死，就这样，母亲没有留下半句
话就撒手人寰去了另外一个世

界。我责备自己年前买房子干
啥，如果不买房子我也不会拿
走爸妈一辈子的积蓄，那样也
可能会到医院去查一查。可是
再多的如果也已经晚了，世上
没有卖后悔药的地方，这也成
为我一生中心里纠结的地方。
那年母亲66岁。

母亲的突然离世让原来幸
福的一家人陷入了无比悲痛和
自责中，尤其父亲更是伤痛欲
绝。他一直无法从失去母亲的
阴影中走出来，老是想着用轻
生的办法来弥补对于母亲的疏
忽。为了照顾父亲，同时也为了
弥补失去母亲心中留下的愧
疚，我把父亲接回烟台同我一
起生活。彼此之间用亲情和温
暖舔舐着内心的创伤来共同走
出这段昏暗的日子。父亲住在
我这的半年时间里，我能深刻
感受到父亲内心那种孤独和悲
伤。尽管我在生活上照顾父亲
很周到，但我无法让他从思想
上来面对现实，母亲已经不在，
让他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现
在回想起来母亲走后，我和父
亲在一起的这段生活，算是我
一生中比较快乐的时光。

父亲在我这住了半年后回
到了老家，由哥嫂们开始照料
他的生活，我越是害怕发生的
事情偏又来到了。腊月初三傍
晚，我刚下班回家，又接到了哥
哥打来的电话，说回来吧，爸爸
上吊自缢了。回到家里，我看到
父亲冰冷的身体已经被亲友抬
放在灶间的木板上。我清楚，父
亲自从失去母亲以后他心里在
想什么。他再也不用每天生活
得那么苦，他宁愿去陪伴母亲，

不愿这样
苟 且 活
着。他终
于从这
个世界
中 解 脱
了 ，我 知
道他心里
的 疼 。他
可以跟母
亲 去 做 伴
了 ，母 亲 也
不用一个人孤
零零在另外一个世
界生活，而我再也不
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
害怕父亲哪一天真做出什么
傻事。到如今，我也不能原谅自
己为什么当时不带父亲去看下
心理医生。明明知道父亲有这
个想法却又无法帮他从当时环
境中走出来。这一年父亲64岁。

从年初到年尾，一年中父
母就这样相继离开了我。过年
的时候回到家，把父母留给我
的房子也卖了，家破人亡让我
此时体会到这个词的含义，放
在我身上体现得是多么淋漓尽
致。当这种情况真发生在一个
人身上，那种撕心裂肺的苦痛
只有我最清楚，那种心痛的滋
味让我痛不欲生。没有了父母
的陪伴和关怀，感觉自己就像
天空中断线的风筝，飘来飘去
没有了归宿，不知道要飘到哪
里。

写到这里我已经涕泗横流
不能自已，十多年过去了，父母
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中还是那
样清晰，感觉就像昨天的事情
一样。以后，每当看到有做儿子

陪着年
迈 的 父 母
在一起散步聊
天的时候，我都
忍不住会回头多看
他们一眼。幸福荡漾在
他们的脸上的感觉真让人
羡慕，而自己难免会有一丝惆
怅伤感在心头，怀念跟父母在
一起生活的时光。

我想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和我一样，为了自己的梦想背
井离乡，离开父母到另外一座
城市去打拼。不管你现在过得
怎么样，孩子永远是父母心中
的骄傲，收拾行囊回家看望下
父母吧，别到了子欲养而亲不
在时给自己留下遗憾。即便是
不能回家也要抽时间，拿起手
中的电话跟父母报一下平安，
关心一下父母的身体情况，聆
听一下父母对你的教诲，跟父
母唠一下家常，把工作和生活
中的事情来与父母分享一下
吧！

抓抓蝎蝎子子
张盟

蝎子对于我们胶东半岛长大的
我们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种稀缺
动物，每年五六月份下过雨过后，万
物复苏、植物生长，这时蝎子也会悄
悄从土层里出来。蝎子怕冷，一般会
在向阳的山坡躲在石头底下，白天
一般不活动，到了晚上就会三三两
两出来觅食、繁殖下一代。

这时我和村里的小伙伴就会
结伙到村里的上山去抓蝎子，吃过
晚饭后，我们大家会穿上防毒蛇的
水鞋，拿着不是很光明的手电，当
然还有装蝎子的“小宝罐”向山中
出发。爬过几座小山来到我们村的
最高峰“麦顶”，就开始了我们的抓
蝎行动，当然抓蝎子也不是一帆风
顺的，有时会看到毒蛇，我们几个
小伙伴会联手把它“治服”，有时在
用手抓蝎子一不小心会被它的毒
刺刺到。记得小时候手被刺过一次
痛得哇就哭出来了，又痛又肿，好
几天才会好。最后发现它怕冷，抓
它的时候用嘴向它吹气，它就乖乖
缩在那里一动不动，乖乖将它治
服。我们把个头最大蝎子叫它“大
牡丹”，有时晚上收入好了会抓十
几个，一连抓好几天，蝎子的数目
就多了。

回到家里将这几天的收获，一
部分将它拿来泡酒，将它做成药
酒，据说蝎子对治疗“风湿病”有非
常不错的效果。另一部分就是把它
做成美味将它吃掉，把它放在盐水
里洗洗，倒点猪油，等锅里的香味
出来时将蝎子倒入，有时再放进鸡
蛋炒炒，炒成金黄色就可以吃了。
一口吃下去又香又酥，香味在嘴里
滞留很久很久，简直好吃极了，绝
对称得上是“山珍”。现在回头想
想，那种回忆真的是一件开心快乐
的事，对于那个年代的我们是一笔
宝贵的财富。

王吉刚

亲爱的大姐：
今天是你的生日，真诚地祝福

你：生日快乐，万事如意！让平安幸
福时刻伴随着你，直到永远！

1967年农历四月初三，父母亲有
了第一个孩子，她就是大姐你啊！那
一天我们家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家
庭：父亲、母亲和孩子。虽然那时我
们家还很贫穷，没有自己的房子，也
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但我能想象
得到：父母亲当时的高兴劲，你的到
来，给这个贫穷的家庭带来了欢乐
和希望。

刚出生的你，只有4斤多重，娇小
柔弱，嗷嗷待哺，明显发育不良。可
是在那个饥饿年代，在那个曾经一
贫如洗的家里，劳累的母亲没有一
滴奶水，家里更没有一点婴儿食品。
父亲手足无措，母亲心疼地哭喊：

“这可怎么办？我苦命的孩子！”
是母亲的奶奶将自己舍不得吃

的点心用温开水化开，一小口一小
口地把你喂养，终于将你从死神手
里拉了回来。你最终幸运地活了下
来。你就是父母亲的希望，父母亲盼
望着你能像小燕子一样展翅飞翔。
母亲给你起了一个美丽好听的名字

“燕”。
贫穷的农村家庭，娇小的柔弱

身躯，老大的举足轻重，注定了你要
比我们付出更多艰辛，遭受更多苦
难。父母亲起早贪黑忙碌，你不得不
整日看护着弟弟妹妹。多少个漆黑
夜晚，我们姐弟三人偎依在门楼里，
急切地等待着农忙的父母回家。你
搂着二姐和我，我们一起数着天上
的星星，不知不觉中，我们在饥饿中
睡着了。这份浓浓的姐弟深情，这段
艰难的相依为命，这魂牵梦萦的血
脉相连，已深深印在我的心上我的
梦里。

上小学时，你仅有的二分钱一
直舍不得花。炎热的夏天，校园里好
多小朋友吃着冰棍，你看着我和二
姐渴望的眼神，你用仅有的二分钱
买了两只冰棍，塞到我和二姐手里，
高兴地看着我们俩吃下。大姐，我亲
爱的大姐，殊不知，你当时也只是个
孩子，年龄仅比我大四岁，比二姐大
两岁。大姐，如果说我和二姐的童年
是灰色的，那么你的童年就是黑暗
的，黑的找不到一点光明，暗的寻不
到一丝光亮。你娇小的肩膀承受了
太多的苦难和艰辛，承受了太多的
不应该。亲爱的大姐，你受苦了！

1984年，17岁的你青春亮丽朴素
大方。说真心话：我当时一直为有年
轻漂亮的大姐而自豪，还曾经好多
次，拿出你梳着长辫、围着围巾的彩
色照片向同学炫耀。可是，当时已是
高中生的你，还穿着带补丁的裤子，
贫穷拮据的家庭实在是拿不出一点
多余的钱为你添置新衣。你偷偷省
了四个月的菜钱，自己买了一条新
裤子。回家时，母亲看到你穿着崭新
的裤子感觉不对劲，一再追问，你才
道出实情。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
得母亲当时难过的神情：女儿大了，
当妈的却拿不出多余的钱为女儿添
置新衣；为了一条新裤子，女儿竞连
续吃了四个月的咸菜。我要强的大
姐，你怎不让母亲痛断肝肠、心如刀
绞。每每想起，我也禁不住黯然神
伤。

1986年夏天，你即将面临高考，
当时恰逢老爸所在的河西金矿招
工。为了大家庭，为了弟弟妹妹的未
来，你毅然忍痛放弃了你努力编织
的大学梦，以招工考试第一名的好
成绩进入了河西金矿，一干就是20多
年。

母亲曾说过“前三十年看父敬
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父母亲含
辛茹苦，日夜操劳，几十年如一日。
他们把希望和未来都寄托在我们身
上。在这个贫穷的家庭，经济拮据，
缺衣少食，但从来都不缺少浓浓的
父母爱，暖暖的姐弟情，更不缺少美
美的未来梦。父母亲的坚强倔强、辛
勤乐观也早已溶进了我们的血液
里，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饮水思源，感谢含辛茹苦的父
母，亲爱的爸妈，你们辛苦了！忆苦
思甜，感谢默默奉献的大姐，亲爱的
大姐，你受累了！古人云“家有长子，
国有大臣。”今天我要大声地说：“家
有大姐，坚强如铁。”

弟吉刚

家家有有大大姐姐，，坚坚强强如如铁铁

赵世惠

下乡采风，车正行驶，
坐在驾驶座上的阿兰一个
急刹车，对我喊：快拍，坐在
筐里的老农，多难得的镜
头！我赶紧打开车门，把我
的小卡片机探出去，对坐在
路边乘凉的村民，很夸张地
微笑，快速摁动快门……

这场景，瞬间勾起我的
记忆。单肩背的花筐，是招
远南乡的特色。北乡的农
村，也有很多种筐，却并不
见这种形状。我记忆中第一
次看到这样侧肩背的花筐，
是在我七八岁时候。那年，
丧偶的二叔续弦，新二婶就
来自南乡，一个叫犁儿埠的
地方。

二婶中等身材，微胖，
说话是标准的南乡土话，长
相很大众，理一个当时最大
众的短发型，但这样的二
婶，在我眼里却无法大众，
总有些特立独行的不同，让
我忍不住关注。先是她吐字
不清的乡音，让我，也让小
我三岁的二叔家小妹听不

懂，我们经常在二婶喊我们
的时候，面面相觑，不知所
云。后来就是看她上山干
活，很习惯地肩背一个这样
奇怪的花筐。不论打猪草，
还是拔野菜，二婶肩上的背
筐都很少下肩，只需要一弯
腰、一起身间，那野菜已经
随手扔进了筐里。这样的花
筐，自然也成为众乡亲眼里
的稀罕物。记得几个邻居大
婶，就好奇地询问过二婶，
南乡那边是不是都是这样
的筐，以及他们的生活习
惯。在那个闭塞的年代，虽
然只是七八十里远的距离，
也因为交通不便，有着传奇
一般的联想了。

二婶还有一个习惯，也
颠覆了北乡人的传统，让北
乡人对南乡人的习性又加
了浓重一笔。那就是吃豆
虫。

二婶刚刚来我们这里
的时候，上山干活看到山槐
树上好多好多的肥豆虫，特
别开心。她很奇怪地问过我
母亲：“怎么这么多豆虫都
没有人捉呢？”母亲愕然：

“捉豆虫做什么？”二婶说：
“汆丸子、油炸、灶火里烧
熟，都很好吃啊！”母亲最怕
虫子，一看到蠕动的虫子就
浑身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怕，
听了二婶这样说，很有些毛
骨悚然的感觉。记得一次母
亲去二婶那边串门，看到她
在菜板上剁馅儿。绿色的一
菜板，也看不出什么东西。
母亲就问：“你在剁什么？”
二婶说：“你等会儿，我剁了
豆虫，中午汆丸子给你尝
尝，可鲜美了。”母亲受了惊
吓，赶紧回来，好几天都不
敢再去二婶那边。

还有一次更夸张，二婶
从山上背着她的花筐回来，
从村中走过，正好看到一个
大婶在街头哄孩子。孩子不
知道为啥，哭个不停，怎么
哄也哄不好。二婶很好心地
边从兜里掏着，边对孩子
说：“别哭别哭，我给你个好
东西玩。”那个大婶也不料
防，以为也不过是糖或者小
野果之类的。小孩子也好奇
地张着小手，等着接好玩的
东西。突然，孩子哇的一声
大哭，没命的扔了手里的东
西。大婶一看，二婶居然掏
出一个很精神的活豆虫，放
进了孩子手心里，此刻扔在
地上，还在扭动翻滚着！那
孩子哭得歇斯底里，真是吓
坏了。大婶立刻恼了，说：

“她二婶，你这么大人怎么
这样恶作剧，来吓我孩子！”
二婶满心的委屈，后来跟我
母亲诉苦，说他们老家那里
的孩子都从小玩豆虫，吃豆
虫。这豆虫是高营养的好东
西呢，他们那边都轻易捉不
到了。可见不同地方的生活
习惯，是多么的不同。一个
县的不同方位，也会有这千
差万别的纠结啊！

后来长大了，走出了家
乡小山村，到过很多地方，
也了解了更多地方的生活
习俗，渐渐习惯，也试着去
理解包容。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
管我们的故乡在外人眼中
如何另类，但在我们心里依
然独一无二。就像这花筐，
在家乡游子的心里，将会勾
起多少的惊涛和骇浪，打湿
梦中小船的船帆。

这小船，缆绳细细长
长，牵它的人，在故乡。

花花筐筐的的记记忆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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